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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舞台上的婚礼
一一评第十一届中国戏剧节剧目

《金锁记》、《死水微澜》与《鲜儿》

【摘要l爱情与婚姻是文学创作的永恒母题。第十一届中国戏剧节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二十八部精彩剧目中，有三分之一属婚恋题材。京剧《金锁记》、

川剧《死水微澜》和龙江剧《鲜儿》这三部戏都在剧中或直接或间接地呈现了婚礼仪式的不同部分，其表现手法各有特色。文章具体探讨了此次戏剧

节舞台上所展现的婚礼场面。

【关键词】戏剧节；《死水微澜》；《金锁记》；《鲜儿》；婚礼

要为“婚恋题材是文学创作永恒母题”这一命题找到充分

证据，恐怕不难。第十一届中国戏剧节上演的二十八台戏中，有

三分之一的剧目都是婚恋题材，很多剧目都在舞台上直接或间

接地呈现了婚礼的场面，例如，《唐琬》呈现了有江南特色的传

统中式婚礼，Ⅸ呐喊窦娥》展现“花童、婚纱与西装”的西式婚

礼。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戏剧演出往往不会在场上展示全部

的婚礼，只是展示一个片段或一个角落，或者干脆通过间接手

段传达给观众。本文具体探讨京剧《金锁记》、川剧《死水微澜》、

龙江剧《鲜儿》这三出在此次戏剧节上演的戏中的婚礼场面。

匠￡盈张哲赢，厦门大学中文系戏剧戏曲学专业研究生。

京剧Ⅸ金锁记》在舞台上正面展现了两场婚礼，一场是三

爷季泽的，一场是七巧的儿子长白的。第一场婚礼虚实结合，写

实的是舞台中心有披着红盖头的新娘和热闹的吹打，烘托出江

家上下喜气洋洋；写意的是七巧如同一个鬼魂冷眼旁观，台上

的七巧是七巧的内心，婚礼仿佛被拉伸得几乎停止，只有七巧

游离于其外。看着心上人季泽迎娶新妇，她一半欢喜一半忧愁：

欢喜季泽也许不会再流连外面花花世界，二人或多些时间相处；

忧愁两人即使是长时间相对，自己却是不知如何了解季泽的真

心。创作者用现代的手法让新娘、七巧与季泽同时处在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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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进行婚礼，而新娘只是一个意象，一方面象征真实的季泽

的婚礼，一方面象征着七巧梦想中的自己。

第二场婚礼是长白与寿芝的，七巧在这时已经变成了阴郁

乖戾的女人，有极强的控制欲。这场婚礼也是以虚实结合的手

法来表现的。蒙着盖头的新娘与长白双双牵着大红的婚绳，这

是写实。然而，七巧未让新人如愿进入美满的婚姻生活，而是

将他们控制在自己吸鸦片烟的烟榻周围，让一对新人一圈又一

圈的打转，而七巧自己用手去摘象征婚姻的红球，却又永远都

摸不到。这种虚写的手法表达的很直接很透彻，七巧无法控制

自己的婚姻，或许她可以通过掌控儿子的婚姻以满足自己的欲

望。婚礼结束，新娘独自走向舞台中央那个巨大的像棺材一样

的黑洞，七巧招招手，让儿子与自己一同躺在烟榻上抽鸦片烟。

此时，长白的动作像木偶一样，并且不发出一点声响。

《金锁记》中的两场婚礼运用的都是虚实结合的手法。或虚

或实的婚礼场景，蒙着红盖头的新娘，礼乐与哀乐的吹打，七巧大

段的内心独白，让观众亲眼目睹戴着黄金枷锁的七巧三十年来“用

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张爱玲)。

川剧《死水微澜》也有两场婚礼，与《金锁记》的两场婚

礼不同，《死水微澜》中的两场婚礼都是女主角邓幺姑自己的婚

礼，都是通过送亲队伍来表现的。

《死水微澜》的第一场婚礼，邓幺姑嫁到天回镇，喜气洋

洋的邓幺姑尚并见到新郎本人，先见到了象征财权的掌柜椅。

当晚，独处婚房的邓幺姑满心喜悦，几分羞涩几分甜蜜，却又

大胆热辣地表达了对美好生活和爱情的渴望。第二天清晨，邓

幺姑见到醉倒在房门121的罗德生，以为他是自己的丈夫，对他

一见倾心，不料此人却是自己傻丈夫(蔡兴顺)的大老表。这

场婚礼是写实的，着重描写了邓幺姑待嫁、盼嫁又得嫁的细腻

的情感与突出的个性。她不是传统的温柔似水的女子，她是敢

爱敢恨的，见到仪表堂堂的罗德生就情不自禁，勇敢示爱；见

到半憨半痴的傻丈夫就沮丧失望。她是不甘于平凡的，要追求

自己渴望的东西。

举行第二场婚礼，是邓幺姑的无奈之举。罗德生被死对头

顾天成抓住了把柄，顾天成要挟邓幺姑(这时已经是蔡大嫂了)

嫁给自己，邓幺姑为了保全罗德生、自己的丈夫与儿子答应了

顾天成的要求。婚礼的场面与第一场一样，大红的嫁衣、随亲

的队伍，不同的是队伍的步子缓慢沉重，配合着不知是悲是喜

的鼓乐声，邓幺姑面容凄恻，缓缓跪倒在地。婚礼本应是新生

活的开始，《死水微澜》却以交织着牺牲与仇恨的第二场婚礼结

尾。在婚礼中，她念到“大老表，我等你回来”，这充分展示出

邓幺姑有情有义的性格，顽强、独立的生命力，即使嫁做他人

妇，她也要保留自己内心的一份情感。“死水微澜澜又静，何日

风暴起大波”，邓幺姑期待波澜与风暴。

龙江剧((鲜儿》改编自电视剧《闯关东》，它在舞台上再现

了电视剧中一名传奇女子鲜儿的坎坷人生经历，用一定的长度

正面演绎相爱却不能相伴的两个人——鲜儿、朱传武的婚礼。

这两场同时进行的婚礼，都用两张婚床来代表洞房花烛夜，还

有带东北秧歌特色的闹洞房的姑娘小伙欢喜的舞蹈。一边是朱

传武与秀儿在朱传武家中，一边是鲜儿与震三江在二龙山的土

匪窝。两场婚礼在同一舞台上的两个表演区同时举行，两张婚

床，两对新人。传武与鲜儿不得以分离了，但是两人心中都念

着对方，情深意切，精神几乎崩溃。观众“眼睁睁”地看着一

对有情人“近若咫尺，远在天涯”，这种痛苦通过直观而鲜明的

艺术化对比，令观众的感受更直接更刻骨。

龙江剧《鲜儿》整体上表演得豪迈大气。然而，它以女子鲜

儿为主角，以讲述鲜儿的情感为中心，其情感抒发的细腻婉约，

丝毫不逊于以抒情见长的越剧、昆剧。鲜儿、朱传武的两场婚礼

足以证明这一点，并

且其表现手法更具艺

术张力。

《金锁记》、《死

水微澜》、((鲜儿》这

三部戏全是改编剧。

其原著本身的艺术起

点就比较高，三部戏

虽属不同的剧种，但

文学性与舞台水准相

差不大。三部戏都以

女性心理特征与感受

为出发点，讲述“一个

女人与两个男人”的

纠葛。这三个经历了

两场婚礼的女人，都
京剧“金锁记”海报(台湾)

是悲剧式的女子，在

自己的婚礼或别人的婚礼上，热闹的场面与女主角的心理状态

对比强烈。《金锁记》有一个象征婚礼的新娘，《死水微澜》有

随亲的队伍，《鲜儿))有象征洞房花烛夜的婚床。虽然展示婚礼

的部分不同，相同的是，三出戏都是女性的婚姻悲剧，热闹的

婚礼与女主角悲哀的情绪或不幸的遭遇相对，让人百感交集、

五味杂陈。

人们通过现实生活中的婚礼可以了解一对新人的感情亲疏、

一个家族情感的表达方式、一个地域的风俗民情、一个民族的

喜好与禁忌、乃至伦理与宗教。而舞台上的婚礼有喧嚣的锣鼓、

华丽的锦衣、繁复的仪式，可以满足“爱看热闹”的观众，使

他们了解到一出戏的地域色彩。婚礼仪式本是象征幸福美满生

活的开始，但在一个女性的悲剧婚姻中，婚礼可不是这样的作

用了。当悲剧一词被智慧的网友幻化成具有喜剧感的网络词语

时，“人生是一个茶几，上面摆满了杯具(悲剧)”这句话对这

三出戏要修改成：“婚姻对女人来说往往是个茶几，上面摆满了

杯具(悲剧)-o第十一届中国戏剧节上的这三出戏，给看戏的

我们留下了一些思考，女性的婚姻悲剧到底是谁造成的?恐怕

不能再说是万恶的旧社会了。答案还要在现实中寻找，但生活

本身是不会自己开121的。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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